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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张 景 岳 补 阴 方 药 特 点

上海中医学院 茅 晓

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
，
不但善于扶阳

，
而

且还善于补阴
。

在补阴方面
，

他不仅创立了完

整的治形理论
，

还在所拟新方和方药运用 中推

陈出新
，

别具一格
。

本文谨就此初探如下
。

重
’
肾命主用填精补血

阴者
，
阴液

、

阴精之谓
，

具 体 又 有 精
、

津
、

液
、

血
、

髓之别
，

皆为人体重要的生命物

质
。

景岳阐发 《 灵枢
·

本神
》 “
五脏主藏精者也

，

不可伤
，

伤则失守而阴虚
，
阴虚则无气

，

无气

则死矣
’ ，�” 之说

，

强调指出
“
阴为阳之根

” ��’ ，

“
阳以阴为基

” ��’ ，

而
“
人生于阳而根于阴

，

根本

衰则人必病
，

根本败则人必危
” �” ’ ，

其
“
所谓根

本者
，

即真阴也
”
���

，

充分说明真阴具有决生

死的重要意义
。

景岳熟悟经旨
，
深察人体

“
形

质所在
，
无非血之用

” 〔 “ ’ ，

非精血无以立形体

之基
，

非精血
，

生命活动难以正常进行
。

因此
，

他认识到
，
人之形体以阴言

，

又
“
实惟精血二

字
，
足以尽之

’，��，，

真阴精血之盛衰与生命存

亡休戚相关
，

所以景岳在治疗上大倡
“
凡欲治

病者必以形体为主
，

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
” ‘ ” ，

的重要洽则
。

在景岳 自创的 ���张新方中
，

运用最多
、

最广的补阴药首推熟地
、

当归二药 新方补阵

�� 方中
，

含熟地者 �� 方
、

含当归者 �� 方
。

除

攻阵以外
，

其它方阵都或多或少地 运 用 了 二

药
。

据统计
，

新方中运用熟地的方剂共有 ��
，

而运用当归的方剂则多至 ��
� 如 按 新方内服

方 剂 ���方 计 算
，
则 二 药 分 别 占 新 方 的

��
�

���湘 ��
�

���
。

熟地
、

当归二药
，

张氏

为何如此广为运用呢� 实因熟地一药
，

乃
“
精

血形质电第一品纯厚之药
” ‘�’ ，

具有
“
大补血衰

，

滋培肾水
，
填骨髓

，

益真阴
”
���的功效

。

在
《 本

草正
》
中

，
景岳详细记述此药的功效和具体运

用
。

认为
“
诸经之阴血虚者

，
非熟地不可

” ‘ “ ‘ ，

故创有左归饮
、

大营煎之属治真阴精血亏损
�

“
阴虚而神散者

，

非熟地之守不足以聚之
” ‘ “ ’ ，

则创左归丸
、

镇阴煎充其精血而使孤阳有归
�

“
阴虚而火升者

，

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
” �” ’ ，

则创一阴煎之类治水亏火胜之证
� “

阴 虚而躁

动者
，

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
” ‘ ” ’ ，

则又创加

减一阴煎治躁烦热甚之证
。

同时
，

景岳又认为
“
阴虚而水邪泛滥者

。

舍熟地何以自制�” ‘ “ ’

故

用理阴煎
、

金水六君煎等治阴虚水肿
、

痰饮
�

“
阴虚而真气散失者

，

舍熟地何以归源�
’，�� ’

则

有贞元饮补精血以使元海有根
� “

阴 虚而精血

俱损脂膏残薄者
，

舍熟地何以厚肠胃�
” ���又有

五阴煎之治真阴亏损脾虚失血……景岳不但论
述了熟地大补精血的显著功效

，

还强调熟地配

伍他药后的独特之功
。

如大温中饮之用柴胡
、

麻黄
，

即
“
熟地兼散剂方能发汗

”
之谓

，

六味回

阳饮之用附子
、

干姜
，
即

“
熟地兼温剂始能回

阳
”
之意

。

此外
，

熟地如经制用则更有其妙
，
如

“
姜汁拌炒者

” ，

可治
“
中寒兼呕

” � “
用砂仁制

者
”
可治

“
胀满不行

” � “
用酒拌炒者

”
则可治

“
经

络塑滞
” 。

而当归一药又为
“
血中之圣药

” �” ，，

景

岳谓其
“
专能补血

” ， “
又能行血

” ，

具有
“
养营

养血
，

补气生精
，

安五脏
，

强形体
，

益神志
”

的功效
，

故
“
凡有形虚损之病无所不宜

” ，
而在

具体配伍中
，
如

“
佐之以攻则通

，

故能祛痛
、

通

便
、

利筋骨
、

治拘挛
、

瘫痪
、

燥涩等证
” ， “
营虚而

表不解者
，

佐以柴葛麻桂等剂大能散表
� 卫热

而表不敛者
，

佐以六黄之类又能固表
” 。

此外
，

“
阴中阳虚者

，

当归能养血乃不 可少
，

若血滞

而为痢者正所当用
， ……妇人经期血滞 ，

临产

催生及产后儿枕作痛
，
俱当以此为君

，

小��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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疹惊痛凡属营虚者必不可少
” 。

因 熟地主精
、

当归主血
，
故张氏尤有心得地将二药取效于临

床
，

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二药相伍
、

精血同

补
，

共培真阴之基
。

如贞元饮即当归
、

熟地二

药另加炙甘草而成
。

在补阵新方 �� 方中
，

以

此方为基础的有 �� 方
，

占 ��
�

��
，

其它方阵

中含有熟地
、

当归伍用的方剂也不少
。

景岳还十分喜用祀子
、

山英肉
、

淮山药等

药
，

因为这些药物具有补精
、

添精作用
。
如祀

子
“
味重而纯

” ， “
能补阴

” ③ ，

具有
“
明耳目

，
壮

神魂
，

添精固髓
，

健骨强筋
”
的功效

， “
用之以

助熟地为最妙
” ，

新 方补阵对此药的选用仅次

于熟地
、

当归
� 山芡肉

“
固阴补精暖腰膝

”
���

，

并有
“
益髓兴阳

”
之功

， “
涩精固肾

”
的淮山药

，

常被用于配伍熟地
、

黄肉而补肾水
，

张氏将这

些补精要品布阵于左
、

右归丸
、

饮及大补元煎

等重要方粼中
。

此外
，
景岳认为鹿角胶

，’
大补

虚赢
，
益血气

，
填精髓

，

壮筋骨
，
长肌肉

，
善

助阴中之阳
，
最为补阴要药

” ‘�� ， 范丝子
“
补髓

添精
” ‘ ”
几 肉获蓉

“
助相火补精兴阳

”
���

，
杜仲

，’�卜中强志 ，

牡肾添精
” ③ ，

皆为
“
阳中之阴

”
药

而备受重视
，

其实这些性跟柔润之品正具备填

精养阳的特点
。

景岳称
“
命门为精血之海

”
���

，

而
“
精血之

司在命门
”
卿

，

命门与肾又本同一气
，
故张氏

补阴以填精补血为主
，
此正重在肾命矣

。

顾阳气遣药甘温甘平

景岳有谓
“
甘能滋阴

” ③ ，

而
“
朔性柔缓

” ，

“
岂苦劣难堪之物所能填补

，
划 沉寒之性绝无

生意
，

非惟不能补阴
、

抑且善败真火
” ② ，

真火

者
，

即真阳之气也
，
最畏苦寒之克伐

，
因此反

对丹溪以知母
、

黄柏泻火坚阴之法
，

而主张以

纯甘壮水
，

柔润濡养之品温补真阴精血
。

纵观新方补阵所有方剂
，
大多数偏于甘温

、

甘平补阴
。

如调治阴阳虚损的代表方左
、

右归

丸
、

饮四方
，

组方概偏甘温
。

以具体用药言
，

根据张氏临证实践的体会
，
左归饮中除获芬之

外
�

其余如熟地
、

祀子
、

山芙肉
、

淮山药
、

炙

甘草等大多是甘温之品� 左归丸除了牛膝
“
甘

凉
” ，

龟版
“
咸寒

” ，

右归丸
、

饮除了附子
，
肉桂

“
辛甘大热

”
助阳

，

其余包括杜仲
、

冤丝子
、

鹿

角胶等也大都具有甘温添精作用
� 补阵首方大

补元煎
“救本培元

” ，

虽以人参为君
，

但
“

随阴

药则人阴分
” ，

其它药物几乎全系
“
甘温

”
补阴

。

此外治虚损之方
，

如三阴煎
、

五阴煎
、

大小营

煎等大多也以甘温补阴药为主
。

�

再对新方补阵具有补阴作用的药物进行大

致分析
，

便可发现
，
十八味补阴血药中

，

偏于

甘温的占一半之多�如熟地
、
当归

、

构祀
、

山

英肉
、

五味子
、

何首乌
、

肉蓝蓉
、

鹿角胶
、

冤

丝子�
，
总选用频数 �� 次

。

这些药物虽古今认

识不完全一致
，

但至少都是甘平而偏温的
。

其

它如甘平养阴的山药
、

枣仁
、

百合
，

总选用频

数为 �� 次
。

而甘寒
、

咸寒类养阴药如沙参
、

麦

冬
、

玄参
、

龟版
，
总选用频数仅为 �次

。

兹足

以证明景岳补阴以甘温
、

甘平为主的特点
。

即使以
《
古方八阵

》 为例
，

其补阵中共收方

����包括天王补心丹
“
医统方，’� ，

也能从某一

侧面反映张氏所喜方药的倾向
，

初步统计在 ��

味补阴药中
，

甘温补阴药 �味�熟地
、

当归
、

祀

子
、

山英肉
、

五味子
、

何首乌
、

阿胶
、
怡糖�

，

总选用频数 ��� 次 � 甘平补阴药�山药
、

枣仁
、

百合��味
，
总选用颇数 �� 次

�
而甘寒

、

咸寒

类补阴药 �味�白芍
、

生地
、

玄参
、

麦冬
、

天

冬
、

牛膝
、

龟版
、

石料�，总选用频数 ��� 次
，

也可见甘温
、

甘平补阴药与甘寒
、

咸寒之补阴

药在选用频数上存在显著差异
。

由于甘温
、

甘平之品既可滋养阴液又不克

伐阳气
，
故景岳用之以着重治疗精血形质虚损

而无明显热象的病症
。

对治阴虚又兼热象明显

者
，

张氏则又常以甘寒
、

甘凉为法
，
即《
补略

》

所言
， “
阴虚者

，

宜补而兼清
，

门冬
、

芍药
、
生

地之属是也
” ， “

阴虚多热者
，
宜补以甘凉

”
���

，

可见张氏虽为顾护阳气而主以甘温甘平补阴
，

然而于甘寒
、

甘凉之药抬亦并不偏废
，
前者重

在补益精血
，

后者财旨在保津清热
，

二法相须

为用矣
。

此外
，

景岳在临证具体运用时
，

又根据病

情之不同而治分纯补和兼补
。

景岳认为
“
若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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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大损
、

年力俱衰
，

真阴内乏
， …… 即 从 纯

补
” ‘ �’ ，

因为人之
“
阴气本无有余

，
阴病惟皆不

足
” ，

而
“
真阴既虚则不宜再泄

” 。

因此
，

新方补

阵大多以纯补
，

而少用或不用渗利泄下之品
。

对于虚损证治
，
即使稍有火旺之症

，

仍当以纯

补
，
如其所述

� “
命门阴分不足者

，
左归饮

，

左

归丸
” ，

而
“
阴虚有火者

”
亦

“
纯补其真阴

” ，

甚

至
“
阴虚多热者

”

又
“
惟喜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

配阳
” ，
阴液得充

，

邪火 自然而降
。

关于兼补
。

新方补阵以纯补方为众
，
而其

它方阵则以兼补方为广
。

兼补
，

是指补阴法与

其它治法相兼配用
。

如补阴兼散
，
即补阴血之

品与发散
、

解表药同用
。

如理阴煎 �熟地
、

当

归
、

干姜
、

甘草�伍用柴胡
、

麻黄
� 大温中饮

治
“
阳虚伤寒

”
等

。

又如补阴兼泻
，

即补阴药与

清热解毒
、

泻火攻下之品合用
。

如清流饮以生

地
、

芍药
、

当归配黄琴
、

黄连治
“
阴虚挟热泻

痢
” �化阴煎以生

、

熟地佐知
、

柏
、

龙胆
、

车前
，

治
“
水亏阴涸

、

阳火有余
、

小便瘾闭
、

淋浊疼

痛
”
等证

。

再如补阴兼通
，
即补阴与辛香理气

同用
。

在
“
因阵

”
中

，

较多新方具有这种配伍规

律
。

还有补阴兼涩
，

补阴与固涩同用
。

如寿脾

煎
、

秘元煎等
。

补阴兼燥
，
补阴与燥湿同用

，

如金水六君煎等
。

景岳曾谓
� “
其有脉气不足

、

形气不足者
，

则不可言发言攻
，
而当从乎补矣

，

但补有轻重
，

或宜兼补
，
或宜全补�即

“
纯补

”
�

，
则在乎明而

慧者之用之如法耳
” ��，。

可见张氏纯补
，
兼补之

运用得法又完全取决于辨证的正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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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腹胀 �月
，
诊为

“

肝硬化腹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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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见
�

腹胀

满
，
伴发热

、

午后甚
，
两胁胀痛

、

郁怒尤剧
，
纳呆口

苦
，
渴喜冷饮

，
嫂黄赤

、
大便结

。

体温 ��
�

�℃ ，
腹壁

静脉怒张
，
腹部伴有明显移动性浊音

，
下肢呈四陷性

水肿
，
苔黄腻

，
脉弦数

。
证属肝郁化热

，
横逆 克 脾

、

水湿不化
，
湿热蕴结

，
酿成水胀蛊毒

。
治宜疏肝清热

，

解毒利湿
，
拟化肝煎加减

。

处方
�

桅子
、

丹皮
、

香附
、

槟榔各 �� 克
，
白芍 �� 克

，
陈皮 �克

，
泽泻 �� 克

，
茵

陈
、
田基黄

、

半边莲
、

半支莲
、

赤小豆各 �� 克
。

方中陈皮
、

香附
、

槟榔之辛以疏肝
，
白芍阴柔以

和阳
，
柔肝止痛

，
助其散郁解热

。

再配清热解毒利湿

药
。
连进 �剂后

，
体温恢复正常

，
腹水略消

，
余症大

减
。

后于上方加缕蛤 �克
。
又服 �� 剂后

，
腹水尽消

，

改投逍遥散加减
，
调理三月

，

康复出院
。

病例二
�

李某 �
另

，
解 岁

�

干都
。
��私 年 ��月

�� 日就诊
。

患者于 ����年 �月某院诊为
“
肝硬化 腹 水

” ，
屡

治乏效
，
谷丙转氨酶持续增高达 ��� 单位

。

诊见
�

面

色萎黄
，
下肢浮肿

，
腹部膨隆而脐突

、

按之陷指
，
行

动艰难
，
两胁隐痛喜按

，
眩晕乏力

，
口苦欲食

，
食入

即胀
，
大便稀踏

。

舌淡苔白
，
脉弦细

。

此属肝郁脾虚
，

但因久病
，
肝血虚少

，
故其肝郁属血虚气用无权所致

，

拟
《
千金

》
鲤鱼汤加陈皮

。

处方
�

炒白术
、

当归身各 ��

克
，
白获芬 �� 克

，
白芍 �� 克

，
生姜 �� 克

，
陈皮 �克

，

鲜鲤鱼一尾 �约 �斤重
，
去鳞肠

，
加水煮

，
煮熟取汤

，

用以煎药�
，
空腹服

。

服上方六剂后
，
腹水悉退

。
乃改用归芍异功散加

减
，
调治三个月后

，
谷丙转氨酶亦降至正常

。
一年后

追访未见复发
。

本方取鲤鱼行水消肿
，
等

、
术健脾行水

。
且鲤鱼

血肉有情
，
与归

、

芍相伍
，
酸甘化阴

，
补养肝血而柔

肝体
，
使肝用条达

，
故其郁自散

，
加陈皮

，
合生姜辛散

人阴以和阴
�

既能理郁
�

其暴利水之功
。

如此 配 合
，

行水而不街明
。
散能取效

。


